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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哈瓦那
■李放眉

我们去古巴是女儿通过加拿大

蒙特利尔一家旅行社办的准自由

行，一到古巴，下了飞机便被接机大

巴直接拉到了边远海滨酒店，逗留

期间全程任你自在玩耍，于是乎，每

日与加勒比海的阳光沙滩亲密接

触，心旷神怡。酒店有现成的哈瓦

那一日游旅行团，让人喜出望外。

于是当即报了名参团。

动身这天，阳光灿烂一如往日，

大约两小时的车程中，空调大巴窗

外，先是大海亲昵地陪伴着，辽远

处 ，水 与 天 接 ，空 蒙 其 上 ，深 蓝 其

下，分界豁然；近岸处，有礁石络绎

冒头或峻然兀立，海涛一波一波拍

打着，不紧不慢，忽而却奋力一击，

雪浪飞溅，起起伏伏，如是周而复

始中，渐渐地，空阔的海面由近及

远 ，小 山 ，椰 林 、棕 榈 、仙 人 树 ，以

及一些叫不出名的热带乔木、灌木

林 欢 快 地 交 替 着 遮 蔽 了 视 野 ……

倏忽间，路侧有房舍群落在疾速迎

来，简陋低矮，以为是要经过什么

烟 火 小 镇 了 吧 ，却 须 臾 间 便 告 消

失，扑入眼帘的依然是热带风情的

野外画风。这般情状一路上映再

三，大巴驶入了一个类似公路休息

区的停车场，地方不大，就一座年

深月久的草顶大屋和几个草亭，却

招展着古巴和好些个国家的国旗，

使这其貌不扬之地顿有某种“高大

上”的派头。小憩片刻后，大巴接

着上路，经过了几处疏落的街市，

哈瓦那到了。

首 个 到 达 的 去 处 是 一 很 大 广

场，迎面一座巨碑巍峨雄迈，遥指蓝

天，碑前是座硕大的人物雕像，转身

四顾，就在几乎一片茫然中，蓦见广

场旁边两座大楼外墙上各有一幅巨

大头像，头像就简笔画式的几笔，我

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位：切·格瓦拉，

当年名重一时的“红色罗宾汉”，响

当当的游击革命家噢！后来网上查

询，方知那座雕像的人物是古巴著

名诗人、民族英雄、思想家何塞·马

蒂，十九世纪中后期古巴反抗西班

牙殖民统治运动的领袖，牺牲于古

巴独立战争，年仅 42 岁。雕像 17 米

高，通体白色大理石制作，那耸立

其后的纪念碑高达 109 米，为哈瓦

那最高建筑。有意思的是，这个纪

念何塞·马蒂的广场，规模足可跻

身世界最大广场之列，却是在被指

为独裁者的古巴前总统巴蒂斯塔执

政时修建的，1959 年完工，始名“公

民广场”，同年，在马埃斯特腊山打

游 击 的 菲 德 尔·卡 斯 特 罗 大 举 杀

出，进军哈瓦那，夺取政权，广场旋

即改名“革命广场”。至于那两座

大楼外墙上的另一头像，名叫卡米

罗·西恩富戈斯，他与卡斯特罗、格

瓦 拉 一 道 时 称“ 古 巴 革 命 三 大 司

令”，在打下江山当年因专机事故

遇难。

之后，大巴游弋所至，眼帘逐渐

为普遍低矮、老旧的房舍淹没，五

六层的已显气派，八九层的就俨然

鹤立鸡群了，似乎，有着 400 多年历

史的哈瓦那城不过如此，非但感觉

平平，甚至还偶有坍塌颓败的不明

建筑，风吹雨打时光不短，事后知

晓，哈瓦那有旧城新城之别，新城

据说照样不缺少现代化气息，街道

宽阔整齐，高楼鳞次栉比，我们的

大 巴 在 离 开 广 场 后 ，却 是 直 奔 旧

城，穿行在岁月长河蓄积的留痕之

中，难怪！

无须说，一路上，那位浅褐肤色

的古巴女导游都在对满车游客滔滔

不绝地解说什么，老外们听得明白，

我们却是完全不懂，只能放弃了听

讲，尽量用眼去观看，用心去体察，

用已有的相关知识去比照并理解。

重要的是，在旧城核心区，下了车，

导游领着一会过街钻巷，一会扎进

某处古董大院或到了什么历史遗址

地方，你尽可以随心所欲街拍，和不

甚了了地去打量、端详那些古迹抑

或文物。

精彩就在我们对导游亦步亦趋

的跟随中逐渐显现，传统性民宅，厚

重大气的欧式建筑成排连片，老广

场，大教堂，石头城堡，要塞工事，

海岸炮台，开有一排窗口视野良好

的防御隧道，种种西班牙人统治时

期留下的遗迹，如陈年的历史胶片

在眼前一幕幕缓缓放映出来，虽只

能看个热闹而不谙门道，然流光造

化，日月剥蚀，触目皆是的沧桑刻

痕 却 令 人 遥 想 悠 远 ，生 出 沉 沉 感

慨。资料说，哈瓦那旧城区古建筑

布局整齐和谐，外观古香古色，具

有很高的建筑学价值，1982 年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及自

然遗产保护名录。老爷车则是又一

道 奇 观 ，满 街 跑 ，到 处 停 ，各 式 各

款，形形色色。这光景，据说惟古

巴独有。

都说现代城市千城一面，除了

高楼还是高楼，旧城却风情万种，

耐得住细看，细读，许多时候，大约

能多少窥得一个城市因其个体特

别的历史所积淀的某种文化遗存，

信然。

霜落寒林静，风过柿叶红。

我似一辈子都活在童年的景深

里。通过书写，一遍遍回到童年。

霜降一过 ，天地清朗 ，山川萧

瑟。深秋的风一阵寒似一阵，吹在

脸颊，有轻微的疼痛感。塑料凉鞋

是穿不住了，纷纷脱了单衣，穿上

夹衣。

晨起，天空钴蓝，遍布金属沉甸

甸的质感。村口远眺，田畈旷野似

下了一层薄雪……冷风簌簌，不胜

寒凉，处处霜意。

菜园里，霜最爱落脚在叶类菜

上，青菜、新蒜、雪里蕻，一齐被霜裹

了，格外寒浸浸的。

大地上所有草叶，皆闪耀着星

辰一般的珠泪。到处湿漉漉的，无

所不在的霜气，凝结为露。

山芋开始动锄了。

纵然阳光倾泻，天地间却总也

萧萧瑟瑟的。葳蕤的山芋藤被几场

寒霜浸过，叶子微微泛紫。握锄，使

巧劲，轻拂藤蔓，慢慢滚至一线，几

米长连绵一片，逐一连根斩断，堆在

地头。

窄窄的山芋垄布满裂缝，是被

沙地里鼓胀的山芋撑开的。将锄头

横过，轻拂一层薄土，山芋露出玫红

色尖尖。沿着这红尖尖，一次性起

底挖起，拿锄头尖一勾，放在新翻的

沙土上……层出不穷的山芋红艳艳

的，一垄垄地躺在秋阳下。秋风来

来去去，一忽儿便将表皮湿气风干

了。一只只往稻箩里捡，颠颠簸簸

地挑回家。

霜降时节，大人是没得闲日子

的了。一担担山芋挑去小河边，一

篮篮洗净，再挑去机房，碾成糊状。

开始洗山芋粉。

门口早已备好大缸两三口。满

满的，都是从小河里挑回的无数担

清水。

一只布袋窄而长，装入适量山

芋糊，扎紧袋口，沉入大缸中，上下

搅动揣洗。一个镂空的木质工具架

在缸沿，担起沉重的布袋，双手拼命

挤压，再依次重新浸在另一口大缸

的清水中。如是反复多次，才算将

淀粉洗出。

剩下的山芋渣也不浪费。扛一

架木梯，攀上屋顶，将山芋渣渣团一

个个大圆球，晾晒于屋瓦。

大缸中的山芋粉，历

一 夜 沉 淀 。 翌 日 ，滗 出 水

分，剩在缸底的粉，白练般。

一坨坨搲至竹簸箕中，摊晒。

趁半干未干时，用双手一点点

搓得细碎。

童年的深秋，总是一望无

际的晴天。每一个妈妈都在

为洗粉忙碌着，累得腰也直不

起。这些缠人的琐屑事，全仗

主妇们。不小心泼洒出的一点

水渍，一夜风干，留在地上的，全

是一派白生生的粉。

吾乡山芋为白心品种，粉糯甘

甜，出粉率奇高。洗出的粉可食一

年，算是金贵的食物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享用到一道

开胃小菜：秋辣椒青红各半，切丁，

掺在山粉中，适量盐。大铁锅烧至

起青烟，倒一点薄油，炕出一锅山粉

粑粑，趁热切成四方块，适宜佐粥。

山粉粑粑口感弹牙，又黏黏糯糯，一

股辣气直冲天灵盖，赶紧喝口粥压

一压。小孩子辣得直嗦嘴，在寒霜

瑟瑟的早晨，一头汗。两碗白粥下

肚，通体舒泰。

我们的童年寡淡寒素，而又繁

花似锦。那个“锦”，便是天然的食

物，如若金不换。

我家露台上至今还生长着春天

的时候我妈栽下的六棵辣椒，历经

漫长无告的秋阴秋雨，依旧青果累

累。隔三差五，我揪下秋椒五六，

与野茭白同炒，滋味殊绝。几根秋

椒丝入嘴，辣气冲天，吃得泪水汩

汩 。 秋椒那一份特别滋味无法直

观地形容出来，它们一夜夜历经清

露寒霜的鞭打，是涅槃重生了，好

比一个人于逆境浮沉遍尝苦辛，方

得深厚底蕴，日后待人接物总是谦

逊宽和。

山粉圆子烧肉，亦是吾乡待客

一绝。山粉加适量水和匀，分别搲

一坨坨入锅炕熟，备用。五花肉切

好，焯水，炝炒出油，汇入山粉圆子，

适量水焖煮 。这道菜中的山粉圆

子，比珍珠圆子还要 Q 弹，咀嚼有

声，香气横陈。在穷乏年代，不失为

一道待客大菜。我们平素是享用不

到的。

然而，至今令我难忘的，依然是

童年里吃到的山芋渣粑粑。

秋天的风颇为筲人。洗出淀粉

的山芋渣，在屋瓦上被寒霜杀了，

被 艳 阳 照 了 ，不 及 十 余 日 ，焦 干 。

将其收回，倒入地凼，以石锤砸之，

以筛箩筛之，最后都成了齑粉。吃

它时，挖几葫芦瓢，适量水和之，做

成一个个巴掌大粑粑，沿滚烫的锅

沿贴上去，稍微激点儿水，三五分

钟即成。

熟透的山芋渣粑粑，呈现出幽

深广袤的黑，黑得可以照亮夜路，入

嘴清甜。十足的粗粮，且抵饱。

说起来，我还是怀念的。没有

哪样食物有吾乡山芋渣粑粑那样黝

黑，黑得金光璀璨。掰一芽入嘴，山

泉水一样回甘，在我们稚嫩的味蕾

上源远流长。

吃一口山芋渣粑粑，喝一口白

粥，便也重构了我们这代人整个的

童年，世间如此安稳。

那个遥远年代里，久播不衰的

香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有几首

主题曲——“世间始终你好”“铁血

丹心”。我们吃过山芋渣粑粑的一

代，正是听着这些歌长大的：

依 稀 往 梦 似 曾 见/心 内 波 澜

现/抛开世事断仇怨/相伴到天边/

逐 草 四 方 沙 漠 苍 茫/哪 惧 雪 霜 扑

面/射 雕 引 弓 塞 外 奔 驰/笑 傲 此 生

无 厌 倦/应 知 爱 意 似 流 水/斩 不 断

理 还 乱/身 经 百 劫 也 在 心 间/恩 义

两难断。

对于滋养过我们童年的这一份

恩义，如何断得了？

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呼和浩特

白塔机场时，天色已近黄昏。走出

舱门，一阵干燥而清冽的风迎面扑

来，与南方潮湿黏腻的空气截然不

同。我深吸一口气，仿佛能嗅到远

处草原的味道。

乘 车 前 往 敕 勒 川 草 原 的 大 巴

上，导游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黝

黑的脸上刻着岁月的痕迹。他操着

带口音的普通话，向我们讲述着这

片古老土地的故事。“敕勒川，阴山

下”，他说这里曾是北方游牧民族繁

衍生息的地方，匈奴、鲜卑、突厥、蒙

古，多少铁骑曾在这片草原上驰骋，

多少英雄故事在此上演。

暮色渐浓时，我们抵达了草原

上的蒙古包营地。远处的地平线

上，最后一抹晚霞正在消退，取而代

之的是逐渐明亮的星辰。草原的

夜，来得突然而决绝。

晚 餐 是 地 道 的 烤 肉 和 奶 茶 。

蒙 古 族 青 年 唱 着 悠 扬 的 长 调 ，歌

声在空旷的草原上飘荡。吃饱喝

足 ，人 们 三 三 两 两 地 走 出 蒙 古

包 。 我 独 自 一 人 ，向 草 原 深 处 走

去 。 远 离 了 营 地 的 灯 光 ，黑 暗 如

潮 水 般 涌 来 。 我 站 定 脚 步 ，抬 头

望 去 —— 刹 那 间 ，仿 佛 有 千 万 颗

碎 钻 洒 落 在 黑 丝 绒 上 ，银 河 如 一

条璀璨的玉带横贯天际。这是我

长大后再也没见过的星空。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早

已忘记了夜空本来的模样。光污染

遮 蔽 了 星 辰 ，高 楼 大 厦 切 割 了 天

际。而在这里，在敕勒川的草原上，

星空以最原始、最壮观的姿态展现

在我眼前。

我躺在柔软的草地上，草叶轻

抚着脸颊，带着阳光的余温。北斗

七星清晰可辨，偶尔有流星划过，

留下一道转瞬即逝的痕迹。在这

浩瀚的星空下，人显得如此渺小，

却又因能目睹这样的壮丽而倍感

幸运。

我想起了那些曾在敕勒川仰望

同一片星空的古人，千年前的游牧

民族，是否也曾像我一样，被这星空

震撼？“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这简洁的诗句里，包含

着对这片天地怎样的敬畏与热爱？

夜渐深，草原上的温度骤降。

我裹紧了外套，却舍不得离开。远

处传来马头琴声，低沉而悠远，与这

星空竟是如此相配。琴声讲述着草

原的故事，星空见证着历史的变迁。

在这星空下，现代与古老达成

了某种和解。蒙古包旁停着越野

车，牧民骑着摩托车放牧，但星空

依旧如千年前一样璀璨。科技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却无法改变自然的

壮美。

夜深了，我慢慢走回蒙古包。

回头望去，星空依旧。我知道，明天

太阳升起时，这片草原将展现出另

一番景象——碧绿的草浪，成群的

牛羊，奔驰的骏马。但此刻，敕勒川

的星空已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

躺 在 床 上 ，透 过 蒙 古 包 的 天

窗，仍能看到很多明亮的星星。我

想，或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不

仅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在某个

瞬间，与天地、与历史、与自己达成

一种默契。

在敕勒川的星空下，天边不再

遥远，它就在眼前，也在心中。

能征服味蕾的美食，总离不了

相得益彰。

就拿吃蟹这事儿来说吧。秋蟹

虽肥美，也得有相衬之物。

蟹肉腥，花儿香。以香去腥，是

其一。蟹肉肥美的时节，有菊花，有

桂花。在乡间，菊桂漫山遍野。每

逢蟹肉肥的时节，总不乏有妇人挎

篮，采菊撷桂。

摘回来的菊花与桂花，洗净晒

干后 ，可入馔 ，可酿酒。而花酒配

蟹肉，再恰当不过。而菊桂之中，又

以桂花最为合适。蟹肉寒，菊花凉，

寒上加凉，显然不合养生之道。而

桂花温，以温驱寒，以香养蟹，一口

蟹肉，一口桂花酒 ，那便是难得的

美食。

花可配蟹，水果亦可。

宋代在美食上，创意颇多。宋

人的笔记《武林旧事》，就提到了一

道叫“螃蟹酿橙”的菜肴。顾名思

义，有螃蟹，有橙子，但这二者又是

怎么组合到一块儿？

这道菜，可谓费尽心思。将橙

子削去顶皮，挖空瓤。再将螃蟹清

理干净，挖出蟹肉，填入去瓤的橙子

中。然后，重新盖上顶皮，上笼蒸。

味道怎么样呢？

想必是不会差的。橙香可以提

鲜，橙汁可以去腥，而将蟹肉置于橙

中，还可以防止蟹汁的流失，锁住蟹

肉的鲜汤汁。如此一来，味道怎么

会差？

这道菜，在宋代，那大概是权贵

人家的专利。蟹肉稀罕，就连橙子

也不是随处可食。平常人家，平日

里难得吃一回蟹，又怎会舍得只取

蟹肉，还得橙子相配？

可如今，这道菜也入了寻常百

姓家。蟹与橙，都不是难事儿。平

日里，稍有闲暇时，一手捧橙，一手

执匙，挖一口蟹肉，送入嘴中，有蟹，

有橙，何等美事！

花果与螃蟹，如此看似不相干

的事物，却能在味蕾上，互生互补，

从而谱出一曲舌尖上的天籁 。花

果烹蟹，品的是佳肴，也是对生活

的热爱。

苏图图是一个网名，来自一个

中国网络漫画作品，他还有另外两

个 网 名 ，所 以 我 经 常 把 他 名 字 搞

混 。 我知道他是河北人在东北大

连，我还知道他会写歌、有个十岁左

右的女儿……他在我的朋友圈里长

期沉默，一年也不说几次话。

我对苏图图有比较深的印象，

是因为我们是相识十多年但却未曾

谋面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我还有不

少，我总觉得苏图图年龄比我小一

些，是名 80 后。他给我的感觉是身

上有一股强烈的少年感，这也是我

们 多 年 来 未 曾 走 近 但 也 不曾走散

的原因。他发来创作的歌曲，听那

歌词与旋律，妥妥的校园民谣风，又

加了不少乡村民谣风，他好像在某

个乡村种地，又好像在某个较大城

市当白领或金领，他像是一个月也

不出门，也像是经常坐飞机天南海

北地飞……但他有定气，气定神闲，

安稳松弛。

苏图图除了写歌，还写乡村题

材的散文。读他的文章，我发觉苏

图图还真是让人没脾气，他的作品

如他的人一样，平缓、淡定、从容，

当然，我也看到了他更多的童心、

怀旧、深情，他对乡村生活以及童

年记忆的描述让我读着读着心就

完全静了下来。

苏 图 图 在 文 章 里 所 讲 述 的 那

些，我几乎都经历过，比如割麦子、

躺草垛、滚钢圈、吃冰棍、走夜路、听

故事、赶大集等——苏图 图 的 文 字

有 无 形 的 情 境 酝 酿 能 力 ，那 些 文

字 如 同 天 上 逐 渐 汇 拢 的 浮 云 ，也

如 大 片 湖 水 中 心 的 漩 涡 ，或 者 旷

野 里 诸 多 的 风 滚 草 特 立 独 行 ，崇

尚自由 。 作为写作者我通常拒绝

进 入 其 他 作 者 所 营 造 的 氛 围 ，以

图 保 持 客 观 与 理 性 ，但 苏 图 图 的

文 字 让 我 不 设 防 ，可 能 也 与 我 跟

他“太熟了”有关系。

除了写乡村，写童年，苏图图写

得最多的还有他的女儿，可以说他

集齐了一个中年男人获得宁静感的

三大要素，女儿的“大驾光临”，使得

苏图图有了理直气壮拒绝成为“大

人”的理由，他第一次被四五岁的女

儿批评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种

喜悦感，有着一种“我 终 于 也 有 今

天”的炫耀感，他给女儿讲故事，成

为一名童话作家或者小说家，他陪

女儿做游戏，用爱女儿的心态来爱

他周边的一切……写到这儿，觉得

文学啊、理想啊什么的其实也没那

么重要，生活与爱，才是最重要的，

苏图图在他的现实世界与创作世界

中，完美实现了自洽。

关于苏图图的故事，或许还有

许多，但我写到这儿得结束了，因为

我并不算怎么太了解他的生活，我

们两个作为朋友，就像荒野里遇到

的两团风滚草，一阵大风吹过去就

擦肩而过，然后得花一段时间等另

外一阵大风，再把我们刮到一起了。

霜落寒林静
■钱红莉

两团“风滚草”
■韩浩月

敕勒川星空下
■王亚哲

花果烹秋蟹
■郭华悦

朋友老冯 相 邀 周 末 去 他 的 老

家毛栗科村游玩，说：就在贵阳市

乌当区羊昌镇，满山都是毛栗，金

黄 的 落 叶 已 铺 满 了 山 沟 ，值 得 一

看。平日里，只要闲着，我就喜欢

往贵阳郊区的山村游走，居住贵阳

二十余年，几乎逛遍了城郊稍微有

趣的地方。但毛栗科村，还真是第

一次听说。

史料有载，六百余年前，明朝将

军付友德、沐英受朱元璋之令，先

后率三十万大军入黔，扎营于贵筑

县东下里马堡。毛栗科属马堡十

街范围内，屯军于此建立大小营盘

耕养生息。当时驻军及家属中常

受皮肤病、头顶斑秃等疾病困扰，

自然减员严重，正在屯军一筹莫展

之时，为逃避战乱自江南而来的女

子麻英子在毛栗科深山峡谷之中

寻到了一处泉眼，便将此泉秘密分

享给屯军及周边村民，不仅解决了

饮水之困，还日长月久，屯军官兵

的皮肤疾病亦不见了。为感念麻

英子的恩德，后人便将此泉命名为

“麻荫泉”。

老冯的父亲七十多

岁了，常说他自小就听到

村里老人讲起麻荫泉与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剿 除 西 南 元 朝

残余势力的那些传说故事。麻荫泉

至今仍在毛栗科村委会东侧约 600

米处的峡谷一侧汩汩流淌着，走近

一看，可见得清澈甘冽的泉水从井

底汩汩冒出，在冬日暖阳的照射下，

泛起细微的波纹。泉边的石碑上刻

着麻英姑太的故事。

村里《周氏家谱》也有这样的记

载：康熙三年，携妻带子，负粮入黔，

过都柳江，越苗岭，见此山多毛栗，

泉甘土肥，遂伐木筑屋，垦荒为田。

村里人说，康熙初年从江西迁徙而

来的周氏先祖，更是发展壮大了毛

栗科村。加上马堡十街原本就有

李、冯、袁、白、文、赵、吴、何、周、包

等十大姓氏，自此之后，迁居于毛栗

科的人越来越多，高寨、榜上、大洞、

大园、水沟、龙滩、小奋田、何家洼、

石灰窑等十余个自然寨，慢慢有了

炊烟。到民国初年，“科”字融进了

村名——“科”是“窠”的转音，暗喻

古老的毛栗科村像鸟儿在毛栗树间

筑的窠，裹着山里的暖。

村子里的确是满坡的毛栗，北

风吹来，一片片黄叶纷纷飘落，把山

谷染得更黄了。

村口一棵棵百年毛栗树，树干

粗得要两个人合抱，深褐色的树皮

上覆着白霜，像裹了层糖霜。枝桠

间藏着圆锥形的冬芽，像攒着劲儿，

等着开春发芽。北风一吹，枯枝“呜

呜”地响，像是老辈人在说着什么。

我伸手摸了摸树干，树皮的粗糙蹭

着掌心，冰层下却透着点温热——

那是毛栗科人代代传下来的韧劲

儿，是这片土地孕育出来的暖。

夕 阳 往 冯 家 大 坡 山 后 沉 的 时

候，冬阳把毛栗科村的天空染成了

淡粉色，像撒了把桃花瓣。毛栗树

的影子被拉得老长，盖住了田埂上

的冰碴子。贵开快速铁路的列车从

村子中央掠过，轰鸣声越来越远，村

里的炊烟慢慢升起来，混着柴火的

焦香，飘在屋顶上。那些散落在前

毛栗科和后毛栗科等自然寨的漂亮

民俗，落地窗上挂着火红的夕阳，晚

归的山鸟从窗前飞过，停顿了半晌，

仿佛是舍不得离去。

月亮悄悄升了起来，挂在毛栗

树的枝桠上，清辉洒在村里的每一

个角落：洒在冬田的稻茬上，洒在

育苗棚的塑料膜上，洒在每一户人

家的屋顶上。我知道，从明朝的驻

军屯堡，到如今的小康村，毛栗科

经历了六百余年漫长的春夏秋冬，

历史和往事并未灰飞烟灭，我相信

那些深埋在树影里和泉声中的光

阴，会像麻荫泉的水一样，慢慢流，

慢慢淌，在北纬 26°53′的毛栗科

大地上，续写着新的传奇。

冬到毛栗科
■刘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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